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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名士宗炳由晋入宋，既是当时的玄学大家，也善书画，

通音律，并且笃信佛教。《宋书》卷九十三提到宗炳“好山水，

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

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

道，卧以游之。”他的“卧游”说对后世山水画创作影响深远，

其实这里的“游”，非独观画的方式，更是观山水的方式。

宗炳的《画山水序》体现出来的山水玄学及画法画理更多体

现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因为宗炳并未留下山水画真迹，

从与其同时代的顾恺之作品《洛神赋图》（后人摹本）中可

以看出当时的山水画创作还是尚处萌芽，而真正的山水画走

向独立则是两百多年之后的隋唐，因而“卧游”这一观念更

侧重于“游”，在这种“游”中间恰可一窥六朝士人的自然观。

本文主要从六朝士人何以喜欢寄情山水去“游”、魏晋以来

人们对山水自然美的欣赏对先秦儒家山水比德观念的超越、

由观山水而体道等几方面来尝试对魏晋六朝士人的自然观做

简要分析。

对中国美术史稍有了解的人一提起宗炳，首先想到的是

他著名的山水画论《画山水序》，对于文中有关山水与道、

山水与透视、山水与设色、山水与形神等等问题的研究探讨

代不乏人，并且因《宋书》记载宗炳提出“卧游”之说（张

彦远《历代名画记》），对后世的山水画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如果对宗炳的生平以及他提出“卧游”说法的背后原因深

入追究的话，就会发现宗炳之所以提出“卧游”，是因为“老

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假设

他正当壮年，而且也未“有疾还江陵”，我想他定当亲身游历，

而不至于靠观画来达到“卧以游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

无奈，反而成为后世山水画家所津津乐道的一种山水画功能

论，至于《画山水序》中所呈现出来的有关山水与道、山水

与形神等极具哲理思辨的论述或是山水与设色、山水与透视

等令画家茅塞顿开的偏实践性理论，都是由当时整个社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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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哲学思辨的大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从有关宗炳的生平记述

可知，他是画家，同时还是佛教徒，作为佛教徒他著有《明

佛论》，而作为画家最为后世所称道的并不是他的画作，而

是思辨意味很浓的画论《画山水序》，而其中透出的思想更

多的是宗炳想借山水来观道来畅神。虽然宗炳的画作没有流

传下来，但是通过研习中国山水画史我们知道，山水画作为

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画科基本上到隋唐才成形，据唐代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记载早期魏晋的山水画“则群峰之势，若钿

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

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这从现今传世宋摹本的东晋顾

恺之《洛神赋图》诸版本可略窥一二，说明当时的山水画并

不是很成熟，即使宗炳有作品留存，估计也与顾画相差无几。

通览《画山水序》全文，更多表现作者体道的观念，因此当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的“卧游”之说则不难发现，其中心思

想在一“游”字，身强力壮时身游，老疾俱至时卧游，此一“卧游”

其实是“心游”或“神游”，身未至心已远，通过游来体道，

实际上体现出的是六朝以来士人的一种自然观。

一、为何而“游”

关于“游”的研究，无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绘画角度，

已经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成果，从庄子的“逍遥游”到刘勰的“神

与物游”，学者们对“游”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这

些研究我们发现，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背景。宗白华先

生在《论 < 世说新语 > 和晋人之美》中提到“汉末魏晋六朝

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

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

旧礼教的总崩溃”，魏晋六朝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政治极端

严酷，战乱频发，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体现

十分明显，比如曹操诗歌《蒿里行》就写到“白

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表达了对因战乱而

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极大的悲愤和同

情。在政治高压下，统治阶级以名教为名排除

打击异己，文人名士动辄被杀，当时的文人士

大夫内心是苦闷的，寂寞的，人生的无常使得

士人阶层开始将目光从朝堂转向林泉，寄情山

水，关注生命，关注自我。宗炳《画山水序》

中有“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

的感慨，而《宋书》中所载他因疾还江陵，还

不禁感叹名山恐难遍睹，为了能达到虽“老疾

俱至”而又能“游”的目的，他将曾经游历过

的地方“图之于室”，通过观画“卧以游之”，

而他卧游的观念也对后世的山水画创作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二、对山水自然之美的欣赏打破了先秦以

来儒家所倡导的山水比德观念

先秦的儒家对待自然，很强调自然同人的精神生活以及

内在情感的联系，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儒家经典《论

语》，里面都有很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陈述。《诗经》中

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已

经开始将自然的描绘与人物情感相联系，而且起到了很好的

烘托人物情绪的作用，而且《诗经》写作手法“赋比兴”之“比”

正是通过对各种花草鸟兽的描写，用譬喻的方式来写人或事

物，虽为譬喻，也已表现出对自然的审美。《论语·雍也》

章有这样的句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清代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是这样做

解的：知者乐水者，乐谓爱好，言知者性好运其才知以治世，

如水流不知已止也。仁者乐山者，言仁者之性好乐如山之安固，

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知者动者，言知者常务进，故动。仁

者静者，言仁者本无贪欲，故静。知者乐者，言知者役用才知，

成功得志，故乐也。仁者寿者，言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

故多寿老也。其实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对自然之美的明

确谈论，这里只是将“知者”与“仁者”的不同品格特征以

比喻的方式来表述借以阐发自己对“君子”该有的人格修养

的见解。此处孔子将个人内在的品德修养与自然山川相联系，

并且根据“山”“水”各自不同的属性将人的精神品格与之

相对应。水的特点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种川流

不息的“动”对应“知者”的“捷于应对，敏于事功”；而

山的特点在于它的岿然与厚重，这种岿然不动的“静”正契

合了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的特点。孔子这里虽然谈

论的是自然，但主要强调一种人的道德之美，自然之物是没

有道德属性的，这里将自然物的特点与人的道德修养相比附，

显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待自然的比德思想。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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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例子还有《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等等，从对自然界的描绘认识中表达了人生哲理的感悟，这

些话表达了儒家十分明显的山水比德观念。《画山水序》中

提到“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是有形质的，而这种

形质之有还具有灵妙的意趣，即从山水的形质存在发现道之

所在。下文又提到“山水以形媚道”，山水以其形质作为道

的供养，因其上句为“圣人以神法道”，宗炳在此将“山水”

与“圣人”相对，“圣人”可以法道，“山水”可以媚道，将“山

水”置于主语的位置强调了“山水”的主体性，开始关照山

水的形质之美，自然之美。

三、从玄学角度关照自然山水，实现人格理想的自由超

脱

宗炳《画山水序》开篇写到：“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

怀味象”，把老子美学中“象”、“味”、“道”等范畴和

命题融合为一个新的美学命题，对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

系作了高度的概括，是对老子美学的重大发展。后文又写到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

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

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哉。”在此阐述了

自然山水之形神关系，“神”本来是无形的东西，但可以栖

身于有形的事物之中，感生万类。山水之“形”成为山水之“神”

的感性呈现。凡此种种皆是从玄学的角度来关照自然山水，

而自然山水之所以能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为人带来审美的享受，

是因为“山水以形媚道”，山水是“道”的体现，这种体道

的方式将魏晋士人的山水游历活动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世说新语》中有关六朝士人与自然关系的记载颇多：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

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若秋冬之际，尤难为坏。”《世说新语·言语》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

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世说新语·文

学》

刘尹云：“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

半路却返。”《世说新语·任诞》

从当时这些名士对自然山水的感受来看，他们通过对自

然美的欣赏达到一种情感上的满足，这种欣赏不是单纯的观

看，而是通过游观山水达到“神超形越”的“养神”目的。

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晋人以虔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

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美的意境。”在

庄子的观点中，要完成“逍遥游”，要通过心斋、坐忘的方式，

而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应会感神”则是将庄子的“逍遥游”

转化为味象之游，在山水之象、山水之美中实现个体的自由

超脱。

四、观山水而体道

《宋书·隐逸传》记载宗炳图山水于室而谓人曰：“抚

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画山水序》结尾写到“于是闲

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

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暎于绝代，万趣

融其神思，夫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王微在《叙画》末尾也有这样的文字“望秋云，神飞扬，临

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髣髴之哉。”

这些文字内容主要是写对山水画的欣赏。无论是宗炳“披图

幽对”，还是王微“望秋云”、“临春风”，某种意义上讲

都是对山水之美的想象，他们观看真实的山水、画山水画、

看山水画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达成自己

对山水自然美的欣赏，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宗炳将对山

水的欣赏同悟道相联系，游历山水，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间

悟道，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山水自身就体现了“道”。陈

传席先生在《中国绘画美学史》中也写到：“很多人认为‘畅

神说’仅仅是对山水画的欣赏而感到的。这只看到了问题的

现象，其实本质还是‘观道’，是通过画的形式，实现了观

道和对道理解更深刻的目的，才‘畅神’的。”

五、结语

宗炳由晋入宋，当时朝代更迭频繁，在政治上无法施展

才能的士人纷纷将目光转向自然山水，加之玄学大兴，佛教

融入，对自然的关照也体现出一种哲学的思考。宗炳在当时

既是玄学大家，又是佛教徒，并通音律，善书画，虽然写出

了对后世山水画创作影响深远的《画山水序》，且首创“卧游”

之说，但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感受更深的是其中表露出来六

朝名士对自然山水的一种哲学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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